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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一个星期天，我决定
回乡下老家一趟，探望久已不见
的父母亲。

回老家的那一天，本来想早
早起程，但由于一两件非办不可
的事情绊住了手脚耽误了点儿时
间。待我倒了两次公交车，揣着
风尘仆仆的心到达老家必经的公
路口下车时，已是上午10点了。

从下车的公路口到老家，还
需要步行半小时左右的土路，这
中间还要穿过另外一个村子。

多日不归，思乡心切。我像
每次回老家一样，一走下公交车
便迈开大步，很快那个必经的村
子就落在了我的身后。就要进
入老家村子的地界了，我的心里
油然感到亲切起来。那条通往
村子中心的大路，如电影蒙太奇
镜头一样摆在我的面前。

这是一条不足 5 米宽的土
路，路的两边是两行长了几十年
的大槐树。已有很长时间没回
老家了，我似乎觉得这些树又长
高长大了许多。高大的树干下，
几株野菊花显得那样微不足道，
尽管它们鼓足力气盛开着黄黄
的花朵。

大槐树在秋风的吹拂下，树
叶早已变成深浅不同的黄色。
一路望去，就像一条长长的走
廊。走廊的“两壁”是一棵棵大
槐树粗壮的树干，像两队正在接
受检阅的士兵；走廊的顶部是巨
大的树冠，如同一朵一朵紧密相
连的、金黄色的云彩罩在路的上

空，而两列树冠的中间则形成了
不太规则的“一线天”。我待在
这特殊的走廊路口，决定先观赏
够它的整体景色之后，再一步一
步踏进它的深处。我抬眼仔细
端详一棵大树上几片飘飘欲坠
的残叶，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
宛如点缀着几只展翅欲飞的黄
蝶。偶尔有两三片树叶脱离树
林，飘飘扬扬落在脚前，我不由
得顺着飘落的树叶把目光转向
了脚下。这时我发现这条土路
上，已是黄叶满地。

这条黄土路是村上的人上公
路进城的必经之道，它从村西口
为起点直通到邻村交界处。小
的时候，这条路也是我和伙伴们伴们
常常嬉戏的地方常常嬉戏的地方。。在盛夏在盛夏，，我们我们
会两个人一组玩会两个人一组玩““上山打老虎上山打老虎””
的游戏的游戏。。这种游戏的方法是一这种游戏的方法是一
个小伙伴从树上摘下一片完整个小伙伴从树上摘下一片完整
的羽状槐树叶的羽状槐树叶，，然后让另外一个然后让另外一个
小伙伴任意指定一片树叶来代小伙伴任意指定一片树叶来代
表自己表自己。。之后摘树叶的小伙伴之后摘树叶的小伙伴
就开始数就开始数羽状槐树叶上的叶片，
边数边念：“一二三四五，上山打
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大地
主’”。每当念到“主”字的这片
树叶，就会被当作“地主”去掉。
这样，反复几次，最后留下来的
那片树叶，如果是另一个小伙伴
正好指定的那片，那么另一个小
伙伴就算是当了一次“坏人”；如
果不是，那就算当了一次“好
人”。然后，两个小伙伴再交换
身份继续玩。最后谁当的“好
人”次数多，谁就算赢；反者，就
是输了。秋天时，也不知道是什
么原因小伙伴们好像就不愿意
再到这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
帮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
她们来到这里，为的是挑选那些
完整好看的落叶，回家后用针线
串起来，或挂在床头、或挂在书
包带上、或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当
作饰品。

可能是多日没有回乡的原
因，我突然一改儿时的习惯，对这
些秋日的落叶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我驻足观看，满地黄树叶，它
们从树上落在地上后，杂乱无章
地靠在一起，几乎把路面都遮住
了。落在路上的黄叶，多数是叶
背朝上，叶柄高高地翘起，就像是
树叶高高昂起的头。这个道理我
明白，因为我在相关资料中看到
过，树叶的内部解剖结构分上下
两层组织。树叶正面的细胞结构

叫“栅栏组织”，细胞密集，排列紧
密，重量相对大；树叶背面细胞结
构是“海绵组织”，细胞相对较少，
排列比较疏松，重量相对小。正
因为这样的构造，一般在树叶自
然飘落时，往往是背面朝天。

我轻轻踏上了铺满树叶的土
路，脚下响起了“沙沙”的声音。
此时此刻，我觉得这个声音竟那
样悦耳，并且它的节奏会随着我
走路的快慢，显得有轻有重，抑
扬顿挫。

我不知道为什么，多年生活
在农村的我，在这以前竟没有注
意到这美妙的声音，这应该就是
秋天最特殊的声音了。我兴奋地
踏着地上的落叶，听着那“沙沙”
的声音，整个心情就如同飘荡在
一座巨大音乐厅的上空。

踏着片片树叶，惬意地行进
在那金黄色的走廊里，徜徉在回
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
树叶的一生。

槐树，又称刺槐和洋槐，属
耐旱树种，广泛种植于北方。
每年春末夏初，红肥绿瘦，返青
的槐树那翡翠般椭圆的叶片中
间早早就挂满了洁白的串花，
先是嫩绿，继而鹅黄，最后是粉
白，似冰雪璎珞的花穗清幽素清幽素
雅雅、、芳香四溢芳香四溢，，几里地以外就能几里地以外就能
闻到槐花的气味闻到槐花的气味。。闻香而至的闻香而至的
蜜蜂一群一群围着硕大的槐树蜜蜂一群一群围着硕大的槐树
冠冠，，紧张地忙碌着紧张地忙碌着。。放学了放学了，，馋馋
嘴的孩子们也常常爬到树上嘴的孩子们也常常爬到树上，，
摘槐花吃摘槐花吃。。一阵微风吹过一阵微风吹过，，树树
上的槐花纷纷扬扬落下来上的槐花纷纷扬扬落下来，，形形
成了十分好看的成了十分好看的““花雨花雨””。。孩子孩子
们就会围在树下们就会围在树下，，仰着脸仰着脸、、拍着拍着
手手，，沐浴在雪花般的槐花雨中沐浴在雪花般的槐花雨中，，
任槐花纷纷飘落于头发任槐花纷纷飘落于头发、、脸颊脸颊、、
手掌……兴奋地喊着手掌……兴奋地喊着：：““下下槐花
雨了，下槐花雨了……”现在回
想起来，仍然能感到那份惬意，
仿佛是花仙子置身于童话般的
梦境。开花之后树上就又多出
了嫩绿的叶芽，这些叶芽随着
春天的深入慢慢长成了一片片
树叶。待树叶长满一棵树的树
冠时，这棵树就如同穿上了华
丽的盛装，显出勃勃的生机。

夏天到了，无数的槐树叶按
照不同的角度生长在不同的枝杈
上，长成了如盖的树冠。据有关
专家研究，这些树叶在一棵树上
的排列是最合理的，能够保证它
们最大程度接受太阳光照。每一
片绿叶就是一个绿色“加工厂”，

它们会把槐树从根部吸取上来的
水分和无机盐以及从叶片气孔吸
进来的二氧化碳，在太阳光照的
作用下，进行光合作用形成有机
物和释放出氧气。树叶光合作用
制造的有机物，会通过槐树内部
的管道系统运至树木的全身各
处，为槐树的生长提供养料，同时
为槐树结果保证供应。而光合作
用释放的氧气就散发到了大气
中。不仅如此，那些绿色的叶子
还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灰尘、减弱
刺耳的噪音……如果说春天是树
叶的童年时光，那么整个夏季就
是树叶紧张的工作阶段。当秋天
到来时，劳累的树叶便会褪去绿
色的生命色，慢慢变得黄绿相间、
金黄、枯黄……

从树木生长的角度来讲，这
个时候的树叶继续停留在树枝
上，它不但不能再创造营养，而且
还会消耗养分。当树叶完成了它
奉献的使命后，便注定离开生长
的母体，结束一生。落叶终于让
槐树脱下了华丽的盛装，把不必
要带入明年的部分丢在了自己周
围的地上。就如同有人这样形
容，树叶就是一棵大树在夏季写
就的绿色发言稿，当话讲完的时
候，树把讲话稿一页一页地抛在
了空中。

就这样我一路踏叶，那些关
于槐树、叶子的故事一个一个在
脑海里被翻腾出来，再一抬头发
现自己已到了村头。

也可能是我多日不归的缘
故，得到信息的母亲早已静候
在村口。我在大老远就看到她
了，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母亲
微驼的身子，在树叶飘落中显
得有些弱不禁风；那花白的头
发，在中午的阳光下衬出几丝
金色。早年母亲也是村上数得
着的漂亮姑娘，但在拉扯了六
个子女成人之后，她明显苍老
了。此时此刻，我望着秋风中
的母亲，似乎在醉心地欣赏，
不，我也在参与创作一幅自然
朴实的油画：：残叶正舞的老槐残叶正舞的老槐
树下树下，，夕阳如红夕阳如红，，秋色正浓秋色正浓，，一一
位老母亲凝视着村外道路的远位老母亲凝视着村外道路的远
方……我想这幅油画的名字方……我想这幅油画的名字，，
应该称为应该称为““母亲的秋天母亲的秋天””。。

□ 郭安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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